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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奎元

郑执在小说《森中有林》中将三代人的命运拆
解为“黄鹂”“森林”“春梦”等章节，借不同视点逐
层揭示一桩被掩埋的凶案及其漫长的回响。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主动拼接碎片，基本能还原故事真
相。然而，当这一结构被搬上银幕，文学的自由度
反而给影像叙事带来不小的挑战。

电影是一种强制性更强的媒介。电影的叙事
时间被严格限定在放映的物理时长内，观众无法
像读小说那样随意停驻或回溯，只能跟随镜头顺
序被动接收信息，因而要求创作者在有限的时间
容器中建立清晰的叙事秩序，否则观众便容易感
到迷失。《森中有林》在影像化过程中，处理这一挑
战时稍显吃力。影片频繁在吕新开、廉加海、吕旷
乃至王放等人的视角间切换，使叙事显得片段化，
情感线索的连贯性有所减弱，观众想要与人物建
立深层共情时会感到困难。

影片前半部分有意识地引入
了黑色电影的创作手法。从表面
看，《森中有林》确实具备被掩埋的
凶杀案、背负秘密的主角、纠缠的
旧日恋情、赎罪与复仇等黑色电影
元素。然而，黑色电影的叙事机制
高度依赖单一或有限视点的持续
推进，同时要求时间高度凝练。而
本片恰恰以频繁的视点切换冲淡
了这种张力，又以跨越数十年的时
间架构让悬疑的紧迫感有所缓和。
这使得黑色电影本该有的窒息感
与宿命感，没有完全凝聚起来。

视点的分散在时间维度上被
进一步放大。影片试图在不足两小
时篇幅内容纳三代人二十多年的
命运流转，人物生命中的重要转变
有时被压缩得比较急促。廉加海从
中年到苍老，吕新开从失怙少年到
丧妻中年，吕旷的成长经历，这些
原本可以充分展开、充满情感力量
的人生弧线，在跳跃的时间片段里
更接近于简略的情节交代。故事的
连贯性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人物某
些行为的动机也显得不够清晰，比
如卫峰为何以死赎罪，廉加海为何执着追查数十
年又悄然和解。

影片在叙事驱动上过分依赖巧合，而非扎根
于人物性格。小说中，三代人的命运纠缠虽充满偶
然，但文字媒介的留白和叙述者的从容调度，能让
读者在长时间阅读沉思中将巧合消化为“命运
感”。电影却将一切坐实为具体的画面和瞬时事
件，频繁的巧合，如关键证据的意外获得、车祸在
精确时刻的降临，直接暴露出编剧层面较为机械
的操纵痕迹。这就削弱了故事发生的必然性，抽空
了人物行为背后的叙事纵深，使得共情的建立又
多了一层障碍。

除了于和伟饰演的廉加海凭借演员的分量与
重头戏的集中发力尚能给人以扎实的印象，其余
角色大多比较容易被淡忘。小说可以通过大段心
理描写、叙述者旁白以及时间的自由伸缩，堆叠出
人物的内心世界，文学是“感知的不在场”，人物依
靠读者的意识被唤起。电影则是“感知的在场”，创
作者必须在极其有限的镜头时间内，通过行为、对
白、场面调度和蒙太奇，让观众直接看见一个人的
灵魂。电影《森中有林》中，频繁的视点切换似乎是
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出场机会，却无人能赢得观众
足够的情感投射。吕旷作为第三代叙述者，承载着
回望与和解的主题重负，其在电影中的存在却几
乎完全功能化，从他利用直播出场、因偶遇王放的
车祸现场而介入叙事便可看出，他更像是作者派
来完成叙事闭合的工具人，而他作为一个独立生
命体的内心世界，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空间。

与人物的单薄相伴而生的，是对话中过于浓
厚的文学气息。小说《森中有林》的语言带有郑
执一贯的文学质地，许多内心独白和环境描写
在文字形态中自然成立，构成美学的重要部分。
可当这些文字移植为电影中的人物对白，便会
出现水土不服。片中的人物，时常说出结构工
整、修辞考究的书面化句子。这种台词风格上的
错位，有时会让观众感觉更像是听见了作者的
抒情，而非角色发自内心的话语，银幕世界的现
实质感大打折扣。

《森中有林》的尝试，折射出跨媒介叙事中普
遍存在的难题。对于所有试图缝合文学与电影裂
隙的创作者而言，都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参照。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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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柯

不同个体汇聚成林，片片林木相融
成森，岁月间枝蔓交错缠绕，正如人世间
的纷繁羁绊。电影《森中有林》以树木喻
众生百态，每个人都如小树一般，在东北
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奔波谋生。电影展
现了三代人在相处中的纠葛，历经世事
起落与人情冷暖后，纵使身负伤痕，心怀
遗憾，依旧在岁月里顽强生长。

影片在层层人情纠葛与命运的阴
差阳错中，刻画了真实立体的人性百
态，尽显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廉加海的
人物形象极具张力，身为狱警的他坚
守正义底线，蒙冤停职后仍执着寻找
证人，试图洗刷自身冤屈，他从未放弃
对公正的追求。与此同时，他也在私情
与大义的拉扯中暴露了人性的偏执与
私念，让人物彻底脱离完美的英雄式
人设。命运的阴差阳错更是缠绕出错
综复杂的人情羁绊，廉加海与王秀义
本有相守的可能，但阴错阳差下，两人
的人生轨迹错位，埋下多年纠葛的伏
笔。王秀义为支撑儿子求学、维系家
庭，甘愿承受非议，以卑微隐忍的方式
苦苦谋生，尽显母性的坚韧与无私。王
放的人性反差更直击人心。年少时王放

挺身护母，纯粹又赤诚。可成年后的他
功利自私，全然忘却母亲的半生隐忍
与付出，暴露了人性的自私与凉薄。吕
新开的失手伤人、廉加海的正邪交织、
王秀义的隐忍求生、王放的善恶反差，
让几代人的命运纠缠。

影片借林木岁岁生长、年轮层层舒
展的意象，隐喻人的一生从来都是风
雨相伴、缺憾相随，真正的成长是学会
与不完美的生活、与过往的遗憾和解。
影片中吕新开失手致廉加海失明，改
变了其人生轨迹，更是间接让廉加海
与王秀义的情愫遗憾落幕，面对伤害，
廉加海没有执着于报复，而是选择接
纳缺憾。岁月流转，昔日的怨恨在长久
的朝夕相伴中，慢慢沉淀为亲情与包
容。而剧情最大的和解莫过于廉加海
对王秀义的释然，王放杀人引发连锁
风波，导致廉婕遭遇车祸去世，这份恩
怨本是两代人无解的死结，历经岁月
沉淀，廉加海最终放下执念，选择宽恕
王秀义。影片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结
局，人生亦如林木般扎根时光，于风雨
沉浮间镌刻下无法抹去的成长印记和
生命缺憾。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
专业硕士研究生)

那些生长在岁月里的树

电影《森中有林》是作家郑执首次执导的大银幕之作，改编自其同名小
说。影片以东北大地为背景，由一起悬案牵出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跨越二
十多年的恩怨纠葛。郑执用镜头完成了一次对故乡的深情凝视，也让人们看
到，东北人的情与义，如林中树木，根系深扎，生生不息。

□孙文政

影片以黑白画面作为开场，吕新
开骑着摩托车驶过草地，在森林边缘
的木屋前停下，他愤怒地推开门，叫嚣
着寻找一个未知的对象。屋内空无一
人，只有他的愤怒在空气中蔓延。这个
充满张力的开场，为电影《森中有林》
定下了一个悲伤与愤怒的基调。

吕新开是机场的驱鸟员，弹弓打
得极准，准到可以轻松击中楼下的啤

酒瓶。这次却打偏了，他
在打啤酒瓶时误伤了廉
加海的眼睛，导致廉加
海失去了一只眼。这命
运般的“打偏”改变了一
切，吕新开主动找廉加
海赔偿，廉加海却什么
都不要，反而把盲眼的
女儿小婕介绍给他。小
婕和吕新开相爱、结婚，
八年后育有一子。影片
在这里埋下了一个隐
喻——— 打偏，看得见的
人总是打偏，看不见的
人反而能命中。吕新开
的弹弓很准，却误伤了
廉加海；廉加海的眼睛
被伤，却看见了这个年
轻人的愧疚值得托付。

《森中有林》在线性
叙事的基础上，将电影
叙事切分为三个时间断
层，而“打偏”的隐喻贯
穿其中。第一段叙事“八
年前”是所有的因：吕新
开弹弓误伤廉加海，廉

加海将女儿许配给他；廉加海夺刀救
王秀义留下手上疤痕与八年的恨；一
封未送到的信埋下失约的恨。这一段
极简的叙事将人物关系捆绑在一起，
每一个打偏都是未来悲剧的伏笔。

第二段叙事“八年后”，是因果的
绞合与爆发，所有人的命运在此绞在
了一起。八年后，廉加海成了换煤气罐
的工人，换到了王秀义家。他发现她是
故意把煤气用得快些。王秀义蓄谋已
久，只为让他多来几趟，给他做辣白
菜。廉加海把辣白菜带给卫峰，卫峰一
口就尝出是王秀义做的。卫峰坐牢时，
王秀义曾借给他饭票。三个人的人生，
被一碗辣白菜拌在了一起。

第三段叙事“二十年后”本该是终
结，却在仓促中暴露了失衡，使影片
略显头重脚轻。二十年后，王秀义老
年痴呆了，记忆像被水泡过的纸，满
是褶皱。老年痴呆的王秀义从背后抱
住廉加海，她忘记了所有人，却没忘
掉拥抱这个恨了八年的人。这条绵延
二十余年的命运之河，在结尾碎成一
片浅滩。就在这片浅滩上，影片给出了
最悲伤的一句台词。王秀义问廉加海
为什么二十年前没有杀她？廉加海说：
打偏了。

打偏了，这三个字是整部电影的
关键，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也是所有答
案的问题。命运从未瞄准过任何人，它
只是一次次扣动扳机，一次次打偏，一
次次击中那些不该被击中的人。

影片的结尾，潜逃二十余年的王
放被抓，罪恶终得惩罚。吕旷去监狱探
视时说：人这辈子总有些仇，不知道找
谁报。报仇，找谁报？找廉加海？他已经
死了。找王秀义？她已经老了，把记忆
都丢光了。找命运？命运只是打偏了而
已，它没有恶意，也没有善意。它只是
在你瞄准时，轻轻碰了一下你的手肘，
你的人生就拐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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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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